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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农梅画的传承与创新

吴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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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梅花是“扬州八怪”之首———金农钟爱的题材，他的梅图，师古人，又师造化，大胆创新，具有鲜明的艺术

特色。通过梳理宋元以来画梅传统，并与金农梅画进行对比，探讨金农梅画的批判继承之处；同时，从形式、意蕴

两个方面论金农梅画的开拓创新之处，品其文人意蕴，证其艺术独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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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以前梅花多以配饰、背景出现，宋代的翰

林图画院将画分为六类：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

竹和屋木，花竹画自此与人物画、山水画平分秋色，

成为中国传统绘画的独立画科。无论是“四君子”

题材画，还是“岁寒三友”题材画，梅花都占有一席

之地，是宋代以来文人画家钟爱的绘画题材。在宋

代画家仲仁、扬无咎等人的推动下，梅花独立形象

得以形成。明清时期梅画虽数量较多，但受董其昌

和清初“四王”（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和王）的消

极影响，出名的梅画大师并不多。直至清代中期，

因“扬州八怪”主张“性灵”，一改往日的循规蹈矩，

才给梅画的创作注入生机。“扬州八怪”之首———

金农便以梅画而闻名，他的梅画在仿古的同时又极

具特色，值得研究。

一、金农梅画的传承

诚如高居翰对金农的评价：“能与古人和，复能

与古人离，会而通之。”据考，金农作画并无师承关

系，他直接取法宋元墨梅大家，这使金农“五十始作

画”，甫一出手作画便“涉笔即古”。在梅图的画跋

中，金农直言不讳地称自己取法仲仁、扬无咎、王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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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因此，在金农梅画风格未确立之前，其有部

分仿扬无咎、王元章的梅花作品问世。金农从宋元

画梅的传统中汲取养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

时代和自身笔墨特点，逐渐形成了自己梅画的

特色。

（一）历代画梅的传统

在中国美术史上，宋代仲仁长老被视为第一个

创作墨梅的人。仲仁革新了梅花的画法，他的画梅

新技法是将蘸有墨的笔尖触于画纸上，使墨渗透散

开，散开后的墨迹构成了梅花的花瓣，这一技法被

称为“墨晕法”，然后再勾勒枝柯。整幅梅花图，梅

花花瓣细致入微，枝干错落有致，二者有机结合，给

人一种前所未有的审美体验。

南宋扬无咎被认为是仲仁的继承者。扬无咎

的《四梅图》按视觉时序清晰地呈现了梅花的生命

过程，后又自题四首梅花词，这组词描写了梅花从

出芽到凋零的四个生长阶段。在《四梅图》中，扬无

咎将自己对梅花植物形态的理解融入到梅花艺术

的线性构图中。他用单笔画绘根、嫩枝以及枝干，

老枝则由干笔以及富含纹理的笔画画成，而梅花的

花瓣也与树枝一样，以线性结构来表现，如墨圈和

椭圆图案，再用简约精致的笔画与墨点进行加工。

扬无咎有意地将书法技法与结构融入画梅中，但他

并没有机械地将书法技法与结构挪用至绘画中，相

反，他探寻着一种书法技巧，以冀做到简洁自然的

描绘。在这点上，他的线描水墨风格体现了文人画

家所创立的白描法的形式技巧与美学价值［１］２５４。

元代文人画家继承了宋代前辈的理念与价值

观念，通过理论探讨与艺术实践对其加以发展与程

式化，强调发自内心的表达、探索过往的艺术以及

运用书法创作的特性［１］３０７。在元代梅画的发展过

程中，最为重要的艺术史事件就是图像与诗歌题词

在形式与表达方面的结合。但是，这并不代表梅画

与诗歌未一起出现过，宋扬无咎《四梅图》就试图通

过绘画与诗歌的结合来表现梅花的生命历程，马远

《华灯侍宴图》与马麟《层叠冰绡图》也都有一首与

主题相关的御题诗歌，不过这些诗歌是与图像分离

的，或置于画卷的顶端，或置于末端独立的纸上。

而使梅花与诗歌相互交融、密不可分，成为画梅的

典型范式，王冕功不可没。因为王冕的开拓，元代

梅图题词与图像融合的趋势得到强化，这种范式在

梅画发展中的重要性不容小觑。简单地说，可以将

前王冕时代的墨梅与王冕墨梅之间的区别比作混

合物与复合物的区别。前王冕时代，墨梅图像与题

词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混合物中各个组成部分之

间的关系：彼此独立的成分混合在一起。王冕及王

冕之后的大师作品中，墨梅图像与题词之间就像一

个复合物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它们相互作

用，产生了一种与其组成成分特性相区别的

效果［１］３８６。

宋代画家使梅花成为了独立的绘画题材，而在

元代王冕的积极推动下，梅图与诗歌、书法融合，成

为画梅的主流范式，明朝画家竞相模仿。《墨梅人

名录》记载明代画梅者有六十一人之多，较著名的

有王谦、陈录、盛安、孙从吉、沈襄等。但庞大的画

家群体所画梅花，大都没有摆脱宋元梅图的窠臼，

这与董其昌的绘画理论有一定关系。《明画录》记

载：“元、明以还，作者浸盛。乃为史为谱，法益详而

流益敝，虽名家不免以气条取嘲，况下此者乎！”文

人画家过分依靠“史谱”，详尽梅图绘画技法，但突

破者甚少，整个文人画派陷入复古的泥沼中，就连

“吴门四杰”中的唐寅、仇英也未能幸免，满纸院体

画风，清初“四王”更是将“传统主义”推向高潮。文

人画风被压制甚久，直至遗民朱耷、石涛“师法自

然”，才将文人画解救出来，但此二人的梅图传世不

多。在朱耷、石涛影响下，清中叶“扬州八怪”继承

了他们“野逸”的风格，主动求新求变，为画坛重新

注入了生机。“扬州八怪”中不乏画梅好手，高西

堂、李方膺、汪士慎一直是专意作梅，金农与他们相

比，似乎没有话语权，实则不然，“最具文人特点的

画家是郑板桥，最具文人气质的画家是金农”［２］。

金农的文人气质深深渗透进他的梅花图中，博前人

之所长，又大胆创新，独领风骚。

（二）金农梅画的继承

金农作梅花瓣取法古人，“宋释氏泽禅师善画

梅，尝云‘用心四十年，才能作花圈少圆耳’，元赵子

固亦云‘浓墨点椒，大是难事’。可见古人不苟，败

煤秃管，岂肯轻易落于纸上耶。予画梅，率意为之，

每当一圈一点处，深领此语之妙。以示吾门诸弟子

也”［３］６１。释氏泽禅师一说为宋代僧人仲仁，但仲

仁作梅以“墨晕法”闻名，恐另有他人。赵子固即赵

孟坚，擅长白描梅花，“点椒”意为点画出小圆。由

此题跋观照，金农作梅深受宋释氏泽禅师和元赵子

固的影响，花瓣或圈画或点染，不轻易下笔。金农

与前人不同，他画梅“率意而为”，率意并不是随意，

而是加上了金农从容的心境，看似普普通通的圈点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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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饱含深意，是对前人画作的敬仰，更是站在前人

肩膀上的创造，所以金农的梅花瓣，不单只作“墨

晕”或是“圈画”，而是根据具体创作的需要选择合

适的技法。

“画梅须有风格，风格宜瘦不在肥耳。扬补之

为华光和尚入室弟子，其瘦处如鹭立寒汀，不欲为

人作近玩也。客窗仿拟，以寄胜流。”［３］５７这是金农

题《仿扬补之瘦梅图》的跋，扬补之即扬无咎，此图

中金农借鉴了扬无咎梅花图的画法，繁花如簇，枝

干纤细却盘根错节，向上挺拔又扎根牢实。与宋早

期梅图的雍容富贵不同，金农偏爱扬无咎笔下的

“村梅”，若扬无咎与同得宋理宗夸赞的丁野堂相

较，金农更加推崇丁野堂的“野梅”，他曾戏言自己

的梅画深得丁野堂遗风，是谓“江路野梅”。金农自

言：“画梅之妙，在广陵得二友焉：汪巢林画繁枝，高

西堂画疏枝，皆是世上不食烟火人。予画此幅，居

然不疏不繁之间。观者疑我丁野堂一流，俨如在江

路酸香之中也。”［３］６０汪巢林、高西堂也是“扬州画

派”的中坚力量，以画梅闻名，金农的“不疏不繁”继

承了丁野堂的衣钵，与汪、高二人区别开来，使他的

梅图在扬州书画界葆有市场。

自元代始，水墨成为绘画的主要元素，设色图

慢慢地走向了衰落，山水不再流连“珠光宝气”，花

卉亦一改“浓妆艳抹”。美国学者卜寿珊曾说：“元

代文人追溯了水墨花卉的绘画传统，仅用黑白来表

现抽象主义的主题。”［４］明清时期，在“四僧”的推动

下，用黑白表现形象更是作画的主流，整个画坛崇

尚“写意”之风，金农也不例外，其传世作品也极具

写意之气，显然是受到了朱耷、石涛等人的影响。

但金农并没有全盘接受，其少数梅图直承元辛贡、

王冕，给梅花上色，给人新鲜感又不流于艳俗。“吾

乡龚御史田居先生，家有辛贡粉梅长卷。丁处士钝

丁，家有王冕红梅小立幅。皆元时高流妙笔。予用

二老之法画于一幅中，白白朱朱，但觉春光满眉睫，

老子于此兴不减也。”［３］５３金农融汇了辛贡、王冕二

人的技法，付诸纸上，“粉梅”也好，“红梅”也罢，金

农笔下的梅花不仅仅是傲霜、遗世独立的代表，较

之古人更是充满希望的报春使者。

金农摹仿前人“师其意，而不师其辞”［５］，他以

梅为师，从梅花中汲取灵感，何尝不是“看尽天下梅

花打草稿”。扬州是古代艺梅种植、观赏的一大胜

地，自古文人皆以咏梅、画梅为乐事。宋以来各地

梅花种植、观赏风气高涨，扬州是其中一个重要的

地区。南宋著名的赏梅胜地有真州梅园、扬州梅花

岭、蜀冈“小香雪海”，康乾之世盛极一时的扬州园

林也大多有梅景营建［６］。正是大规模的梅景给予

金农最直观的感受，而历代文人画梅传统则给予金

农创作的信心。不仅如此，金农也种植梅花，“吾家

有耻春亭，饮自称为耻春翁。亭左右前后种老梅三

十本，每当天寒作雪，冻萼一枝，不待东风吹动而吐

花也”［３］６３。金农有意摹仿宋元画梅大师，但归根

结蒂，耻春亭的三十株老梅才是金农作梅的导师，

造就了金农梅图的与众不同。

二、金农梅画的创新

金农虽取法古人，但不同于清初“四王”无法突

破古人法则，流于范式，而是批判地继承，做到了

“笔墨当随时代”。金农也把这种创新精神贯彻到

梅图的创作中，他的梅图在形式和意蕴方面独树一

帜，即使与同时期的汪世慎、高西堂等作梅大家相

比也毫不逊色。

（一）形式创新之处

金农梅画形式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构图、笔墨两

大方面：金农刻意追求构图的多元化，以区别于其

他画家的梅图；他又从汉隶中汲取精华，以书法入

画，创新了梅花的画法。

１．构图精巧。中国画贵在“留白”，画卷恰到好

处的空白，会给人一种遐想，画家借此技法达到一

种“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其也蕴含了虚实相生的美

学精神。将这种技法发扬到极致的人，当属明末清

初的朱耷，偌大的画卷只有一尾小鱼，这赋予了该

画奇特的审美体验。绘画思想直承朱耷、石涛的金

农当然领悟到了“留白”的可贵之处，但其相当部分

梅图似乎在有意打破这被奉为圭臬的构图传统。

他的《梅花册页之十一》，淡墨发干作粗枝，用浓墨

点椒苔，整个构架一蹴而就，落笔极快，一气呵成，

再用细笔精雕，以线画圈，猛一看去淡墨发干占据

大幅版面，线圈梅花似在夹缝中生长，连作题跋的

空余也所剩无几，十分注重题跋的金农也只得留下

几个字和钤印作结。这是金农有意为之的，这样画

出的梅花不再像传统梅图中的梅花那样纤细、坚

韧，扑面而来的是梅花的磅礴气势，遒劲有力的枝

干在冬日里越扎越牢，直面冷风暴雪，乍看不起眼

的梅花顽强生长，从容不迫，这梅花精神细品则明，

无需赘言，过多的题跋反而显得苍白无力。梅图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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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满幅、墨迹满卷，是金农生命意识的最佳体现。

金农在梅花构图上还下了其他功夫。金农的

梅花大都扎根于画面的一角，或左上或右上，并向

另一斜角生发过去，开枝散叶，梅枝盘根错节、遒劲

有力，而从画面底部中央自下而上生发的梅花作品

并不多。观金农《梅花三绝之七》可知，金农追求作

梅的“三角形”构图形式。在平面几何中，三角形是

最稳定的图形，把金农的画卷沿对角线分隔开，便

可见梅花集中在三角区域里，这样的梅图具有韵

律，不再呆板而又稳定严谨，呈现出来的梅花也少

了几分风摇欲坠之情，多了几分坚韧不拔之感，愈

发清新隽永。金农苦心“经营位置”，打破了中国画

构图的传统范式，用最简单的几何图形分割画面，

令人耳目一新，使大众审美愈加多元化。

２．笔墨语言。清代是金石学的繁荣时期，出土

了大量古代文物，其中多数是有文字或图画装饰的

画像石或其他器物。在清代几乎每位文人都拥有

若干古物拓片，书法艺术和篆刻艺术因此发生了变

革，绘画艺术亦然。人们称此变革为“画有金石

气”，即画作具有古代精神的气息［７］。作为这场变

革的亲历者，金农毕生酷爱收集金石，好友杭世骏

评价他：“冬心先生嗜奇好古，收储金石之文，不下

千卷。”金农自创的书法艺术———“漆书”便具有浓

厚的金石气，他的梅图亦然，也具有浓厚的金石意

味。金农把天真古拙的书法不自觉地运用到梅花

的创作中，书画本同源，这是其梅图具有金石气的

重要原因之一。金农书法风格的形成早于其绘画

风格的确立，他临摹汉隶时融汇自己用笔的特点，

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漆书”。学者吴大红指出，金农

的《梁楷传》（作于１７３７年，即乾隆二年）是其“漆

书”风格形成的关键作品，是金农书风的一大转变。

此时金农五十一岁，这与他自称“五十始作画”的年

龄高度吻合，书法给予了他绘画方面的灵感。金农

约七十岁之后开始大量创作梅图，此时他“漆书”已

经游刃有余，他的梅图受汉隶的影响，具有金石气

也理所应当。金农的梅花瘦不娇柔，细不羸弱，究

其原因，正是其在下笔时融入了“漆书”的笔力。金

农作梅用笔平实，不骄不躁，梅花的气势丝毫不减，

天真而又古朴，这正是他融篆隶入画的结果。此

外，金农“渴笔八分”，用笔沉稳、厚重，这种古拙飘

逸的笔墨韵味也被应用到作梅中。金农的梅花与

众不同，更似写成的，书画本同源，更何况他是书法

大家，书法技法也促进了他在画法上的革新。金农

“漆书”的特点，即空间黑白对比强烈，笔画横宽竖

细，布白极险，具有极强的黑白空间对比感，这种书

法技法在他作梅中亦时常应用［８］。金农作梅，清瘦

的枝干多一笔画成，其间顿挫，富有节奏，如篆书般

纤长有力；粗大的枝干多泼墨而成，淡墨渲染，浓墨

点椒，这浓淡墨的强烈对比，传达出他书法的韵致。

书法是线条的艺术，绘画也讲究线条，金农画中的

线条具有力度、节奏、古拙等美感因素，使人产生独

特的审美感受。这种独有的笔墨语言更体现在其

画面浓淡墨的冲突上：枝干墨色淡，苔椒墨色却浓；

花瓣之墨淡，题款之墨却浓。以藏于沈阳故宫博物

馆的梅图为例，整幅图画观之，浓淡交错，富有生

气，可谓“浓妆淡抹总相宜”。

清代中期，扬州资本主义萌芽，金农虽迫于生

计，以卖画为生，他的一些花卉果蔬杂画作品也的

的确确受到世俗的影响，但他的梅图除少部分应酬

之作外，皆保留了其艺术的独创性，构图精巧，有金

石气，重在画境，也体现了金农一生的格言“众毁不

如独赏，独诣可求于己，独赏罕逢其人”［９］。

（二）意蕴创新之处

因在博学鸿词场上的失意，金农的入仕梦彻底

幻灭了，落魄的他最终选择了扬州作为自己最后的

归宿。在这个资本主义萌芽有所发展的江南城市，

金农像是找到了排解郁闷的寄托，或许是迫于生

计，他不再单单依赖几首寒酸的文人诗句来展示自

己的才华，他开始作画。然而妻子和女儿的惨死成

为压倒金农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皈依佛门，自号“我

佛如来最小弟”，最终也殁于佛舍。在弥留之际，金

农也未放弃作梅，梅是他的精神支柱。扬州商业经

济是金农作画的土壤，金农的梅画不可避免地沾染

了世俗的气息；禅意是支撑金农苟活的精神寄托，

金农的梅画也因此具有禅宗哲学的内涵。

１．世俗性。金农是“扬州八怪”中最讲究题跋

艺术的画家，他努力在画面之外利用题跋营构另一

个充满世俗趣味的场景，例如，“客窗偶见绯梅半

树，因用玉楼人口脂画之，彼姝晓妆，毋恼老奴窃其

香奁而损其一点红也，不觉失笑”［１０］２７４。该题跋中

的“口脂”指的是现在的口红，“香奁”指女子的梳妆

盒，金农为了让梅花更加绯红，竟偷用女子的口红

上色，惹恼了妇人。金农用饶有谐趣的题跋，营造

了闺房内妇人恼火和丈夫低头认错这样一幅妙趣

横生的场景。金农究竟有无用口红给梅花上色不

得而知，但此题跋却给梅花平添了一种香艳之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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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梅花册页之四》中，金农题到“用玉楼中人口脂

画红梅小幅”［１１］，这里金农也戏谑地说梅花的绯红

源自女子的口红。由于金农的梅花很少傅色，这两

幅作品都上了红色，在其梅画中格外显眼。给梅花

上色是金农为拓展梅图销路的无奈之举，一味言说

梅的傲骨不屈，只会曲高和寡，得不到市民阶层的

喜爱，此举让梅花艳俗而不烂俗，迎合了大众审美

趣味。或许是出于文人的自尊，金农在梅图里也自

嘲道：“画梅乞米寻常事，那得高流送米至。我竟长

饥鹤缺粮，携鹤且抱梅花睡……”［１０］２７１

２．禅意化。古稀之年的金农困苦不堪，妻子早

已作古，女儿也因难产丧生，他感到尘缘已了，于是

遣散了自己的童仆和哑妾，住进扬州西方寺，皈依

佛门，写经之暇，画佛为事。这时，他给自己起了几

个别号，如“心出家庵粥饭僧”“莲身居士”，淡出俗

世之心显而易见，其禅宗思想在梅画里也时有体

现，富有哲理，表达了强烈的生命意识和虚空观念。

在大乘佛学的基础上，六祖慧能发扬了禅宗，

强调一切存在都是因缘和合，旨在“空空”，这种虚

空的观念也体现在金农的梅画中。金农画梅，时而

横枝满幅，花瓣枝干占据全部画面；时而吝惜笔墨，

一支梅花便占据大部分画面，留白甚多，极不和谐。

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梅花册页与藏于故宫博

物院的梅花三绝册页相比，一幅过于“满”，一幅又

过于“空”，这其实是金农禅宗虚无观的体现，“满”

即“空”，“有”和“无”的界限不在于画面如何呈现，

而在于画者之心，正所谓“空空如也”。金农题梅图

多次题到“空香沾手”，梅花之香本就虚幻，何以沾

手，“虚”也可以存在，这是金农不断探求内心的结

果。金农以梅参禅，构建了具有禅意的“梅林”。

三、结语

历代画家作梅、竹不辍，实可视为人格主义美

学精神的延续与发挥。梅、竹之所以能激起画家的

无限激情，实因这类植物经长期的文化观念的冲

刷，早已定型为一种“符号”，在文人心中，这一符号

是不可丢失、不可抹去的，它已升华为民族之魂与

人格的象征［１２］。金农画中的梅花也具有很强的符

号意识，是其高洁人格的象征。金农作梅在部分技

法上取法宋元古人，但不流于范式；在创作思想上

继承明末“四僧”，但又不受他们理念的禁锢。金农

深受扬州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但又能保持精神独

立，坚持作梅的艺术独创性，不趋于时流。金农梅

画的批判继承与创新，为后世梅画创作提供了新思

路，直接影响了清代晚期“海上画派”的创作，他批

判继承、开拓创新的精神更值得当代画家及后世画

家借鉴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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